
据本报报道，杭州市民麻阿姨的母亲已

经 86 岁，患有阿尔茨海默症，麻阿姨自己也

已经 59 岁，步入老年。在照顾妈妈这件事

上，麻阿姨有些力不从心，她想找个好点的保

姆，就算多出点钱也无所谓，但事与愿违，找

了一圈下来，也没有合适的。今年下半年请

过一位保姆，但只过了 10 多天，她就被保姆

“炒鱿鱼”了，麻阿姨对保姆也不满意。原因

是，这个保姆不懂得照顾老人。

事实上，麻阿姨的困境是现在很多家有

老人，尤其是有患病老人所面临的共同的难

题。出于观念问题也好，经济问题也罢，虽然

现在社会上有专门的养老机构，但在家里养

老，依然是许多家庭、许多老人的首选。

但照顾老人，尤其是照顾患病老人，不是

简单的洗衣、做饭，或者陪伴就可，护理人员

还必须具备专业的护理知识，最重要的就是

要具备一定的医疗常识，此外最好还要懂得

一些沟通技巧和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就拿患

有失智症的老人来说，其表现各有差异，有的

老人白天情绪稳定，看起来完全健康，而且对

答自如，但到了夜晚，情绪会突然失控、暴躁、

发怒甚至打人，需要用药物控制其行为。这

需要有十分专业的护理技巧才行，如果是没

有受过专业正规培训的护理人员，别说做好

了，能够做到就已经不错。而现实是，在市面

上基本请不到有这方面护理知识的保姆。目

前具备专业性的护理人员，大多是在福利中

心，或一些组织机构内。如果要居家养老，现

在的办法，很多是家属请普通的保姆，然后慢

慢磨合，一点点教，结果就是频繁更换保姆。

如何破解这一难题？如果将其全部推给

社会养老机构，显然是不现实的。目前，杭州

60岁以上的老人达到了174.4万人，80岁及以

上的高龄老人达27.9万人。而据了解，杭州全

市现有养老机构 300 多家，床位数大约在 6.9

万张。相比而言，社会养老机构从数量上、质

量上还没有完全跟上现在的养老需求。

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养老下沉，建立起社区

养老、居家养老的模式，这也是国际上目前比较

流行的一种做法。事实上，杭州市对此已经有

所认知，2018年底，杭州市发布《关于加强老年

人照顾服务做好养老孝老敬老工作的实施意

见》，就提到要完善居家养老服务用房配建指标

设置，但存在重硬件而轻软件的问题。目前，社

区养老和居家养老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缺乏

专业的护理人员，很多社区养老服务中心，还只

是处于“老年活动中心”的阶段，而能够上门提

供专业护理服务的机构更是几乎没有。

因此，解决上述问题的办法，关键就在于

加大专业护理人员的供给，一方面可以盘活现

有专业护理人员的存量，为他们创造出可以流

通到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之中的政策环境；另

一方面，也可以借鉴英国的做法，由政府牵头，

建立起市场化的专业护理人员提供机构，订立

行业标准，加强专业化的技能培训。如此，若

干年后，在家养老才有可能没有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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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入为主、自我加戏，不仅对

老屈有所不公，客观上也伤

害身陷风波的几位女性。

历时近 20 天，此前在网上引起强烈反响

的“法官‘不开房’保证书”风波，有了最新的

官方消息。8 月 22 日，据永州中级人民法院

通报，目前暂无证据证实事件当事人——永

州中院刑二庭庭长屈中亚与“保证书”中所提

五位女性有不正当男女关系。

通报还正式披露，网传“保证书”系屈中

亚患有偏执性精神障碍的妻子何咏梅手持菜

刀威胁他按照自己的意思一字不改写下，并

拍照发布至朋友圈。这一细节与澎湃新闻等

媒体的实地采访报道相吻合。如此说来，屈

中亚确实够委屈。与部分网友所猜测的截然

不同，这事情并非“贪官中招”，而是一名法官

家里的“醋坛子”被踢翻了。更准确讲，是一

个家庭的悲剧外溢到了公共领域。

何咏梅猜忌成疾，难以苛责。她猜疑心

重，因此做出种种出格之事，目前看来都是一

种病态表征，只是原先都被人误当作是一个

妻子和女人的极端表现。包括与她共同生活

的丈夫，一开始都没有细想，一味迁就纵容。

何咏梅更没有想到，自己的行为给丈夫的职

业身份，以及“躺枪”的几位女性的正常生活，

都带来极大困扰。

老屈虽然委屈，值得同情，但在这事情当中

也有一定责任。他可能没有意识到，家事无小

事，他不仅是一个丈夫，一个父亲，而且也是一

名法官，他的一言一行既要对这个家庭负责，也

代表了所在单位的形象。这事情之所以引起网

络热议，很大程度不在于网友猎奇心使然，而是

他的法官身份使然。在真相不明情况下，难免

有些人会猜想，这一定是屈中亚在外头干了什

么见不得人的勾当，这才导致后院起火。

按理说，屈中亚对于家中发生的这些事

情，有必要向单位汇报，以免影响正常工作。

此外，屈中亚也不是没有怀疑过妻子的精神状

态，但囿于情感上难以接受，以及观念上滞后

（如担心家里人有精神疾病而被人议论），未能

及时送医，导致事态恶化至难以收拾。之所以

如此，恐怕也和当下人们对精神疾病的认识不

足、相关专业知识的普及程度落后有关，但不

管怎么说，这事情老屈也有不对的地方。

当地法院也应更多关心自己的法官，尤

其是对其八小时外的个人生活要更多体恤。

作为国家公职人员，无论八小时内外，其个人

言行都可能影响到所在机关单位形象，因此

时刻都要有身份意识，牢记职责使命。试想，

屈中亚所在法院倘若及早了解情况，及时介

入，可能也就不会有后面的风波了。

此外，网友恶猜固然是因为事实不足自

行“脑补”，但说起来，如此先入为主、自我加

戏，不仅对老屈有所不公，客观上也伤害身陷

风波的几位女性。这些女性有的只是给老屈

打过一个电话，有的跟老屈根本没有什么交

集，却三番五次被骚扰，甚至被何咏梅打上门

来，本身已是苦不堪言，何况连名带姓被公布

于网络，任人调侃？部分网友这种带着习惯

性偏见的言论，无助于还原事实真相，更谈不

上理性客观。如今，老屈的冤屈有望澄清，也

该给这几位女性一个说法。

一纸“不开房”保证书，引发网络恶猜，所

幸确实事出有因，清白得以自证。这也不由

让人感慨，倘若不是如此凑巧，真凭实据俱

在，屈中亚恐怕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了。

法官“不开房”保证书，网络围观伤害了谁法官“不开房”保证书，网络围观伤害了谁

新生入学规定说，学生不允许烫发，那头

发自然卷的学生怎么办？日前，头发天生波

浪卷的小雯（化名）到厦门工商旅游学校报名

时被老师告知，校规不允许学生烫发，若为自

然卷发质，需要到医院开具相关证明。但家

长带小雯到三甲医院，了解到并无相关检测

项目（8月22日，厦门日报）。

证明我妈是我妈，证明自己还活着，证明

我孙子是我孙子⋯⋯在公众印象中，被全民

吐槽和总理都发话痛斥之后，人人喊打的“奇

葩证明”收敛了很多，但依然隔三岔五就会改

头换面地出来折腾一番。

不烫发、不染发，是《中学生日常行为规

范》第一条中的要求，这当然没啥毛病。但如

果天生自然卷、浅发色，当然应该予以包容，

这也是一个基本的常识。要求学生证明自己

“自然卷”，究其根源，除了对规则的机械僵化

理解之外，还在于人性化意识的缺失。这也

是奇葩证明的通病。

简而言之，即便真的有怀疑，也不见得就

一定要求学生去开具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奇

葩证明”。连医院都没办法检测，其实更应该

说是根本没有人会想到还会有人想搞这种检

测，竟然堂而皇之地提出这样的要求，岂不荒

唐？学生在当地记者陪同下，才从厦门市美发

美容化妆品行业协会开具了一张自然卷“情况

属实”的认证，看似坚持原则，实则成了刁难学

生和家长。原则性本身就应该包容了人性化

的考量，两者之间并不矛盾。尤其是为人师

者，更当有仁爱之心，如此僵化，令人费解。

面对质疑，涉事的厦门工商旅游学校回

应并无“要求学生开具发质证明”等特别规

定，可能是部分老师在传达校方要求时产生

了误会。值得追问的是，这样的“奇葩证明”

仅仅是传达失误造成的吗？且不说在拟定学

生的行为规范要求时，就应该考虑到“自然

卷”等意外因素，在去年遇到一名新生发色天

生偏黄的情况后，为何不能汲取教训，在今年

的工作中予以适当调整呢？如果在传达之时

就一些细节问题提醒老师灵活处置，还会发

生这样的奇葩事吗？

要求学生证明自己“自然卷”，固然只是

个案，但教育领域的各种奇葩证明，却时有听

闻。诸如随迁子女上学家长须开无犯罪证明

之类的事情，就一度令舆论哗然。在中央的

号召指导下，教育部门在整治奇葩证明方面

做了很多工作。今年 4 月，教育部就发布《关

于取消一批证明事项的通知》，清理取消了

29 项证明事项。但是，要求学生证明自己

“自然卷”的奇葩证明，却防不胜防。看来，要

想杜绝奇葩证明，除了教育部门的约束监督

之外，老师们也应该多长个心眼。遇事当三

思而后行，切莫强人所难，轻率要求学生和家

长去开一些莫名其妙的证明。

给自己的头发开证明，太奇葩

看似坚持原则，实则成了刁

难学生和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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